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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社会步入后工业时代，“加速”成

为这一时代典型的社会表征。新的时间模式和便携

的移动播放设备，使用户观看行为的自由度得到提

升，但随之也产生了新的媒介依赖，与此同时，时

间异化解构了视频原本的灵韵，文化工业的支配影

响依然存在，这种新的文化畸变引人忧思。

一、视频播放行为出现时间转向的原因

（一）社会加速影响观看习惯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哈特穆特·罗萨在

《加速：现代时间结构的变化》提出社会加速批

判理论，他区分了社会加速的三个维度，即科技

日新月异、社会发展变迁、生活节奏加快，其中

他认为技术的加速是最显而易见和有影响力的形

态［1］，技术带来的影响直接作用于社会各个方

面，导致社会的结构化时间发生了异化。

在数字技术加速所提供的客观支持下，单位

［1］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

构的改变》，董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加速的碎片：新媒体环境下视频播放行为的
时间转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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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全域加速，效率至上和时间焦虑形成矛盾对冲，媒介时间重塑了人们的时

间观念和行为习惯。在此情境下，短视频化成为传播主流，倍速播放、影视解说等形式改

变了用户的观看行为，场景化、碎片化成为视频播放的新特征，技术变革、内容生产和观

众选择，三者形成了新的视频播放行为闭环。基于以上现象，本文将结合社会加速、文化

工业等理论，从时间维度上分析视频播放行为的新表征，探讨这一行为转变给文化生产和

观看者带来的忧思，以期为视频等文化产品的创作提供符合时代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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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所能生产和传播的信息以几何倍数发生增

长，而个人的数字能力并不可能达到同等状态，

相反的是人们的可支配时间变得越来越缺乏，社

会变迁加速所造成的压力使得数字生活节奏也步

入加速形态，时间被迫嵌入到社会结构中，成为

现代人极为稀缺的一种资源。

人们时间观念的更新向下根植于技术的发

展，向上牵引着社会变迁的风气［1］。数字生活

节奏加速包含数字劳动行为的紧凑或缩短，最直

观的是体现在媒体使用行为上，每次看视频的数

字时间变得紧凑。特别是在进入了短视频时代，

大众的观看习惯受到加速的影响尤为明显，过快

的生活节奏让人们开始习惯短、平、快的视频风

格，当注意力难以集中时，影像内容的真正魅力

似乎变得不再重要。

（二）媒介时间改变时间观念

不同的社会培养不同的时间观念，在经历了

朴素的自然时间、机械的钟表时间后，一种全新

的时间观念在信息社会中逐渐诞生。新的时间观

念正是媒介技术与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共同作用的

结果，因而将之命名为“媒介时间”［2］。

在传统媒体时代电视当道，人们的时间标准

就开始深刻地依赖媒介，电视台通过制定严格且

固定的节目安排，以周期性的方式，隐蔽地向观

众传输了“以电视为参考标准”的时间观念，人

们开始习惯用某档电视节目的播出时间来安排自

己的生活，例如每晚19:00准时播出的《新闻联

播》早已成为亿万国人眼里的报时鸟，当熟悉的

背景音乐响起，人们大多是围坐在晚饭桌前。而

在媒介时间时代，可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让人们

告别了手表，计时成为智能手机的一项普通的辅

助功能，人们沉浸在手机屏幕上的数字，“整

点”被细化成“分秒”，行为习惯也有了改变。

除了折叠空间外，不断革新的技术还大幅度

地消除了需求与满足之间的时间差。在电子媒介

的极速的传播面前，闪烁跳跃的信息蜂涌而至，

“它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社会时间性，其主要

特征为此地此时的至上性”［3］，这种至上性让

人们更多地看重“此时此刻”的体验，“即时

性”性的文化产品正在重塑人们的审美意识，长

时间的注意力集中变得越发困难，詹姆斯·卡廷

（James E Cutting）等人曾对1935年至2005年间的

150部好莱坞电影进行了详细的测量与分析，结

果显示这70年间好莱坞电影的平均镜头长度从约

10秒钟下降至约4秒钟［4］，在日常生活中，人们

对等待的包容度也一再降低，对时间的焦虑被无

限拉大。

（三）短视频化成为传播主流

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

显示，截至2022年12月，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12

亿，在整体网民中的占比为94.8%，近四分之一

新网民因短视频触网，短视频“纳新”能力远超

即时通信，基于庞大的用户群体和使用范围，已

经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重要的底层应用［5］。一

方面，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应用技术的不断

革新为数字服务提供了硬件支持，另一方面，媒

体融合背景下，短视频消费场景快速下沉，消解

并融合传统产业边界，成为用户规模实现裂变式

［1］刘丁香、万立良：《“加速的碎片”：青年群

体短视频倍速播放行为的竖屏转向》，《当代青年研究》

2022年第5期。

［2］卞冬磊、张稀颖：《媒介时间的来临——对传播

媒介塑造的时间观念之起源、形成与特征的研究》，《新

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1期。

［3］梅琼林、袁光锋：《“用时间消灭空间”：电子

媒介时代的速度文化》，《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

［4］James E Cutting．Quicker，“F a s t e r，D a r k e r：

C h a n g e s i n Hollywood Film over 75 Years”．i-Perception 2 

no．6（2011）．

［5］黄楚新：《我国移动短视频发展现状及趋势》，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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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逻辑软件”，“短视频+”正成为媒介

平台的新生存法则。

吉登斯曾指出，当社会习惯以某种方式交流

时，它势必内化为人们的观念结构，进入社会再

实践的领域，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形成新的社会

活动，表现为日常化、惯例化［1］。

事实上，短视频的“短”并非仅是物理时间

上的缩减，短视频所蕴含的新传播逻辑更作为一

个有机体重组人对于时间的感知和排序［2］，前面

提到，在电子媒介时间观之下，人们对时间变得

更为敏感，同时媒介技术把线性时间切割成零散

无序的点，移动终端把一切碎片时间都利用了起

来，但它也把一切时间都变成了碎片时间［3］，短

视频正好符合碎片化时代的节奏，轻量、微小，

其所带来的“即时性”的感官体验，见缝插针地

满足了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信息需求。

二、社会加速下视频生产机制发生转变

在追逐时间的过程中，观看视频成为放松愉

悦自我的途径，热门视频内容也成了一种社交货

币，社交和娱乐的双重作用下，“观看行为”填

塞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缝隙。一方面是边界模糊的

非工作闲暇时间，另一方面是海量丰富的视频内

容，在两者的挤压下，如何从时间上下功夫成为

很多内容提供者和受众思考的方向。

（一）技术加速：视频播放模式重塑

在播放器上设置“更改时间”按钮并非是近

年出现的功能，电视、录像机等设备都具备变速

设置，早在2015年，国内很多的音视频平台和软

件就已经存在倍速播放功能，但播放效果受制

于技术和硬件设备，时常出现音画变质、卡顿等

现象，体验效果并不流畅。随着宽带的发展，视

频的缓冲效果、解码速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影视

剧的“瞬间加载”成为现实，视频网站随着技

术进步快速崛起［4］，可以实现一键式的更改时

间线。

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们的观看行为主要来源

于电视机、电影院、影碟机，基本上被动地依赖

于传者的线性安排，观众的视听需求是无力的，

但在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下，这一局面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扭转。移动播放设备和互联网的普及极

大地便利了收听、收看行为，观看者即消费者，

碎片化、场景化成为观看视频的新特点，用户可

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自主地选择内容，即便

是小众的“长尾需求”，也能在海量的视频平台

上找到最优匹配。

前面提到，适配的移动终端让观看视频不再

局限于客厅的电视机前，这一改变自然打破了观

看的时空限制。过去是如果观众的观看行为不被

干扰，那么播放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观看

时间，而现在人们可以一边看视频一边处理自己

的其他事情，暂停、倍速、跳过等功能极大程度

地满足了不同场景下观看需求。

（二）平台加速：倍速播放成为标配

“倍速”播放作为与当代加速社会体制相契

合的媒介互动模式，它的出现缓解了大众的时间

焦虑［5］。技术发展为倍速播放提供了支持，一

方面优化了早先播放器变速播放的功能，减少了

卡顿、音质怪异或声画错位等问题，流畅度得到

［1］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

李康、李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9页。

［2］朱天、齐向楠：《媒介化视野下短视频的概念想

象、逻辑延伸与价值审视》，《新闻与传播评论》2022年

第6期。

［3］朱杰、崔永鹏：《短视频：移动视觉场景下的

新媒介形态——技术、社交、内容与反思》，《新闻界》

2018年第7期。

［4］刘畅、焦雨虹：《加速理论视域下视频网站的影

像传播之困》，《新媒体研究》2022年第12期。

［5］杜志红、赵悦：《“倍速”播放：异化的观看及

其对创作的影响》，《中国电视》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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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另一方面，在商业属性的影响和移动播放

终端的拓展下，倍速播放技术被纳入更多的播放

平台上，一般的播放平台上都提供0.75、1.25、

1.5、2.0倍播放，甚至还有3倍播放，受众的观看

行为更加自由。

假设一集电视剧40分钟，在2倍速观看模式

下只需要20分钟即可看完，有不少大学生表示自

己可以一天追完一部剧，节约下的时间可以做其

他事，并且也不会因为看视频占用了过多时间而

感到焦虑。中国青年报曾经对近2，000位18～35

周岁青年进行了一项调查，有超过七成的受访青

年称自己过着“倍速生活”。

用户的碎片化时间和焦虑心理在技术逻辑下

被视频播放平台把控，目前，无论是以“爱优

腾”为主线的视频播放网站、聚集着年轻人的哔

哩哔哩和小红书，还是下沉市场的“快抖”短视

频平台，几乎所有的媒介平台都提供了“倍速”

按钮。这并非是媒介平台的单向灌输，而是在摄

取并迎合受众需求中不断形成的，并且已经逐渐

成了视频播放的标配功能，实现了供需闭环。

根据《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

28.2%的网络视频用户不按原速观看，“00后”

尤其青睐倍速功能，使用比例39.6%［1］。

基于粉丝群体能带来巨大的流量，目前很

多视频平台还加入了“只看TA”和“选择性观

看”功能，完整的视频被切割成不同的片段，满

足了粉丝只想看自家偶像的需求。该功能运用人

脸识别技术，筛选出演员在剧中出现的地方，方

便查找定位，直接跳过其他不想看的剧情，高效

的信息过滤，让很多用户的观看行为叠加了加速

化，在倍速播放模式下甚至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

看完更多的视频内容。

（三）内容加速：解说视频降低收看成本

在注意力经济盛行下，在更短的时间内向用

户提供更多内容是视频制作者新的破局点，但效

率至上并不意味着要以牺牲质量为代价，需要在

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还原故事情节，复刻观

看体验，用直观生动的方式减少用户的时间成本

和理解成本，解说类视频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据有关调查显示，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

是2.82小时，而一部电影的时长约为2小时，假如要

完整看一部电影，那当天的可支配时间几乎所剩无

几，但是社会行为者所感受到的休闲时间“并不是

空闲的时间资源的储备，而应该被体验为快速流逝

的并且和行为（以及体验）绑定在一起的时间数

量［2］”。意思是说，在社会全域加速下，人们很快

获得一种持续和完整的体验，媒介技术可以随意打

断正常的生活秩序，但像电影这种需要将自身的时

间流和用户的意识流相结合的文化产品，一旦中途

暂停，就需要重新付出情感成本。

解说类视频作为对影视内容的二次创作，依

赖于原有的故事框架，通过画面剪辑、配音等手

段，结合创作者本人对作品的理解，可以将一部

电影解说压缩到10分钟甚至更短。电影解说视频

起源于哔哩哔哩，活跃在此平台上的博主“木鱼

水心”，目前全网粉丝已经1，273万，其解说的

影视作品不仅有《爱乐之城》这样的高分电影，

还有《红楼梦》这样的经典著作，单集电视剧解

说视频均控制在10分钟以内，在结束对剧情的讲

述后，还会从更专业的角度提出思考和观众交

流，观众的体验和收获也变得更丰富。

内容创作者由于其不同的审美情趣、专业素

养、理解程度，创作出的二创作品也各有不同、

良莠不齐。部分解说类短视频受时长限制，为

了吸引人眼球不尊重原故事，只剪辑“劲爆”内

［1］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2021中国网络视

听发展研究报告》，https://www.1905.com/news/20210604/ 

1524546.shtml，访问日期：2021年6月2日。

［2］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

构的改变》，董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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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大量细节无法兼顾，可能会使影视片失去神

韵，被观众片面化吸收，审美过程受阻。例如

《黑暗荣耀》第二季的解说视频往往只抓住其

“复仇”爽点，对其他元素进行囫囵吞枣式处

理，破坏了影视艺术的完整性。《黑暗荣耀》第

二季共八集，时长合计7.25小时，2023年3月10日

在网飞平台一次性全部更新放出。剧集释出后，

抖音、B站、小红书等平台产生了数以百计的解

说视频合集，内容创作者们甚至在剧集上线当日

便剪好视频，以便抢夺点击率。电视剧播出的同

时，各种剧情“梗”、表情符号层出不穷。网络

的狂欢化，一定程度上“迫使”观众以最快的速

度完成观看，加入这场电视狂欢。

可以看到，在解说类视频情境下，观众不

必像观看原片那样高度投入，能够在一种放松

的状态下跟随着解说旁白的思路，将自己碎片

化的时间充分利用，并且可以迅速地从闲暇中

抽离到工作学习中去。节约时间成本的同时，

面对水平不一的解说视频，观众应对其内容质

量加以辨别，做出选择。另外，影视解说视频

作为“二创”作品，是否侵犯原作品著作权的

问题，仍亟需解决。已有学者通过研究美国的

UGC协议、欧盟委员会倡导的治理模式，以及

加拿大、德国的立法规定，力图从著作权集体

管理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立法、视频平台、

行政监管五个方面入手，分析促进“二创”剪

辑类短视频发展的新路径。从中找出可以适用

于中国的制度设计方案［1］。

三、即刻满足下反思文化产品异化

新媒体环境下，无论是视频还是其他形式的

媒介文化产品，生产者都竭尽可能地迎合受众的

需求，受众因此也在一定范围内获得自主性。但

是一味地迎合受众的偏好，导致快餐式的文化消

费愈演愈烈，同时在社会加速下，人们期待文化

产品的呈现在时间上不断压缩，生产者因此依然

保持着上位者的姿态来调配和控制文化产品，而

原本需要投入时间和感情的文化产品也逐渐失去

了灵韵。

（一）大众文化主导权的归属问题

目前的影视作品很多都存有“注水”问

题，无意义的故事情节导致剧集数量过长成为

普遍现象，而我国的影视行业同时又面临着产

量过剩的困境。表面上看，技术层面上的倍速

播放和“只看TA”等功能，为用户提供了抵

抗信息冗余和满足观看心理的工具，但受众只

不过是在生产者已提供的产品范围内进行二次

选择，并没有改变文化生产场域。时间就是金

钱，在生产者眼里，用户是数字劳工，而平台

提供的压缩播放时间功能，实际上是平台通过

加速科技引动观众的欲望在一个产品与下一个

产品间快速滑行［2］。

相同的时间内用户看的越多，那么就会有更

多可能转向其他的产品，观众将自己的注意力提

供给生产者，反过来生产者又将时间作为产品出

售给观众。几乎所有视频网站都带有会员机制，

平台为会员提供更快的更新速度，这样的一种加

速服务，成为吸引用户付费的手段。在视频网

站会员制占据市场红海时，2019年8月，大火的

《陈情令》成为第一部试水超前点播剧集，不到

24小时就有超过260万人充值解锁，腾讯视频一

夜收割7，800多万元，虽然付费超前点播机制在

一片质疑声中于2021年10月退场，但不难看出，

在加速化的场域下，时间就是可量化成资本的生

产力，而作为生产者的用户，势必会成为资本所

［1］王若曦：《“二创”剪辑类短视频侵犯原作品著

作权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22。

［2］刘畅、焦雨虹：《加速理论视域下视频网站的影

像传播之困》，《新媒体研究》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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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抢和控制的对象。

同时，解说类视频需要创作者结合自己对

于影视文本的解读，但是在技术便捷的现代社

会，傻瓜式的剪辑软件让创作的门槛极低，专

业水平的参差不齐很容易造成对内容的误读。

此外，生产者在介入过程中，是基于自己的价

值观等来建立解读框架，这势必会形成一种价

值引导，在解说类视频中，有很多千百万量级

的博主，作为领域内的意见领袖，其所拥有的

社会文化影响力和号召力，势必会对观众的价

值观念产生影响［1］。

（二）快餐式消费解构文化产品内涵

无论是倍速播放还是解说类短视频，都支配

了用户的时间感知模式，同时也改变了观众的观

剧体验和审美观念［2］，虽然可以在最短的时间

内获得“快感”，但是这种破裂、短暂的体验无

法让用户真正体会到作品的艺术性，也很难将获

得的瞬时印象沉淀为自己的真正经验，文化产品

的灵韵已然在加速中被抛之脑后。

用户起初选择倍速播放，可能是出于跳过注

水情节的目的，但后来就会不自觉地点下按钮，

养成只有倍速才能看得下去的习惯，甚至认为正

常的1.0倍速已经有点拖沓。但是，在“倍速”

播放的情境下，我们对声音的捕捉要比正常播放

时更敏感才能跟得上节奏，而视觉和听觉双重的

紧张运转下，用户难免会感到疲惫，对声音的理

解也就只剩下了字幕提示的语义，按照这一思

路，本雅明所提到的“艺术光晕”统统都在“倍

速”播放中被抹平了。

同时，因为观众的思绪需要紧跟着声音，又

会忽视藏在细节中的表演艺术魅力，演员原本带

有情感表达的表情、动作、内心活动轻易被忽

略，表演的节奏被打断和加快，在视觉呈现上只

留下在屏幕上机械夸张地挥舞着胳膊，人们观看

的目的只是想知道结果，而不是欣赏具有美学意

义过程。

对于影视作品来说，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情

感和价值蕴含在声画情节中，用户的观看是一

个编码和解码过程，而解说类短视频代替用户

进行了二次解码，为了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吸引

并留住观众，解说者不得不将过程省略，直接

将刺激的场面提供给观众，将未知的疑惑简单

地转化为已知的解答，感官体验的满足会在短

时间内变得虚无，作品本身的意义连同影像一

起被消解。

（三）互文性受滞带来新观看之道

电影、电视、短视频等都是影像艺术的一

部分，具有艺术品特质，能够使受众在欣赏时

产生美的享受，艺术的审美过程由此发生。人

的各种感官是审美活动的发生器官，艺术品首

先要作用于眼睛、作用于耳朵、作用于各种感

觉器官，“感觉是我们进入审美经验的门户，

而且它又是整个结构所依靠的基础”［3］。在视

频加速化的时代，从技术到内容，从制作到欣

赏，都使影像艺术作用于眼、耳、口、鼻、心

的机制发生了转变，艺术鉴赏者的眼睛和耳朵

需要比以往更灵敏地发现美、捕捉美，才能完

成审美过程。

巴特指出，互文性保障了文本生产力的持

续性。一切写作和阅读行动都产生新的文本，

并与此前的文本形成对话［4］。视频加速化阻

［1］蔡雨婷：《新媒体背景下电影解说短视频兴起的

逻辑及影响》，《新闻传播》2021年第14期。

［2］杜志红、赵悦：《“倍速”播放：异化的观看及

其对创作的影响》，《中国电视》2022年第9期。

［3］张春华：《在场性显现：近代西方审美经验的存

在论转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7期。

［4］巴特：《文本理论》，载史忠义、户思杜、叶

舒宪《风格研究文本理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

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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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了鉴赏者对影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的理解。

“面对混杂的文本材料，读者必须通过摸索复

数文本的互文线索重新书写和创造文本，形成

个人对文学意义的理解”［1］，互文性思想可

以打开影视研究的封闭结构，批判地反思如何

从社会历史、受众鉴赏等角度纳入影视意义

生产过程的问题。正如文学文本始终联系着

作者与阅读者，影视文本亦始终联系着影视创

作者与鉴赏者。伊瑟尔指出，一个文本中必定

存在着“召唤结构”，存在着有待填补的“空

白”与“不确定性”，加速化视频从时间上缩

减“空白”，从意蕴上弱化“空白”，借解说

者之口摒除“不确定性”，将开放的影视文本

纳入闭环结构。“召唤结构”受到阻滞，影视

艺术本身能够随时召唤着接受者能动地参与进

来，通过想象以再创造的方式接受的能力被大

大削弱。像费穆、安东尼奥尼等导演的作品，

如若倍速观看，则很难把握它们的内在意蕴。

很难想象《小城之春》中志忱与玉纹的“城墙

散步”变为“竞走”以后该如何揣摩二人内心

的挣扎与如何感受影像画面的意境。倍速播放

无疑将古典美学消解了，留白之美被机械化抹

除，空留技术至上的不适感。观众快速生成情

绪、快速获取知识，却难以产生深层次的触动

与共鸣。

四、结语

后现代社会下技术赋权，人们看似对文化生

产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文化产品变得丰富多

元，逐渐摆脱了文化工业中大众媒介对意识形态

的控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全域加速下，

受众的时间焦虑加重了对工业大生产的文化的依

赖，而生产者逐渐淡化或隐藏硬性的控制手段，

通过迎合受众需求，以和风细雨的方式潜移默化

地钳制受众的思想和行为。

在此基础上，作为受众应该在海量的信息和

娱乐的氛围中树立反思意识，倒逼文化作品提高

质量，如果内容生产者能够推出优质不注水的影

像文本，用户自然会选择花时间认真品悟。像近

两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山海情》等，

观众并没有因为是主旋律正剧而不买账，弹幕

和评论区有不少人都表示自己“舍不得快进”。

加速的社会无法改变，所以力求在快与慢、变与

不变之间的动态平衡，才是我们应该寻找的最

优解。

［孔祥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

播学院］

［李晴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1］张丹旸：《从互文性到事件性：文学审美意义的动态阐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